我如何揚威立萬～說幾件成功處理群眾事件，讓你瞧瞧

強固保全董事長湯永郎

時間：民國78年12月28日，地點在南京東路某企業總部，完成時間是實際開始執行一個月之後全部完成。

一天早上，某大企業一位高級主管到保全公司來詢問有關勞資糾紛的處理，要聽保全公司如何處理勞資糾紛、群眾事件，當時我問他：你有什麼事嗎？該名主管便說，他們公司最近幾個月因為紡織業不發達，每年虧損四百多萬，於是他們在董事長主持的經營決策會議上，決定要停工；在停工之前，開始資遣內部人員，願意資遣的人就資遣，不願意接受資遣的人就分派到企業底下桃園各個紡織公司去上班。在這四百多名員工裡面，還有大約一百多人不願意接受資遣，也不願意分發到其他地方去上班。

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紡織廠是該家企業最先開始起步的地點，這個地點的地價從一坪15塊錢開始，到現在（民國78年）漲到一坪80幾萬，所以這批員工認為資遣費太少，更不願意到其他地方去上班，就結合外面的工黨以及其他有心人士，開始研究怎麼樣來做抗爭。他們在關廠當天，集結在士林紡織廠內部，下午開始練習如何抗爭，唱了一些歌曲和練習呼口號的方式，第二天早上就到南京東路的總公司，在外面集結起來、喊口號、唱歌、吹哨子，使得在總部上班的人員無法上班，只好把第一道鐵門放下，任由他們在鐵門外、馬路邊，或辦公室電梯邊大叫，喧鬧。

如此過了約兩個禮拜，他們公司本身聘請的保全員因為與員工相互認識，不適合出面處理，所以這批人越來越囂張，最後高層打聽到該公司的勞資糾紛是由保全公司處理平定的，所以他親自到公司來拜訪，希望我們能提供這方面的技術，協助他們平定這次勞資糾紛。

本人經過思考以後，首先到達士林總廠去看現場，廠區內已經人去樓空。但還有一百餘人在廠裡進進出出，晚上也在廠裡睡，而總公司靠近南京東路，鬧起來也十分麻煩。這群抗爭群眾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男性佔不多，但都是幹部，女性站在前面唱歌喊叫，男性在一旁鼓動叫囂，張貼海報，打擊資方。經過了解以後，我大概心裡有數，回公司便召開幹部會議，討論如何處理這次勞資糾紛並分配工作；作出規劃案，三天後正式派員。分兩批，第一批四十個人到士林總廠去，第二批留在南京東路執勤，處理抗爭的衝突。在廠房方面，經過我細心研究，工廠已經停止了運作，員工該資遣的都已完成資遣，只剩下這一百多人，公司方面卻仍舊提供住宿、水電以及大型的伙食團，所以我直接和公司的少東談這件事，認為公司已經停止營運了，就不需要再提供住宿、水電以及大型的伙食團了，所以建議處理程序要分四個步驟：一、停水停電。二、餐食要停止。三、禁止外人進入。也就是隔離那些鼓動的工黨人員和有心人士，最後把裡面所有人請離開，收回工廠。

當時和少東及兩三位高級幹部談的結果，他們非常同意。我告訴他們要進行之前先張貼公告，公告第二天就開始行動。首先停止了伙食。後來停水停電。也禁止外人進入。開始將大門封鎖，由保全員駐守，除了曾經在此上班的員工之外，不准外人進入。這三個步驟實施之後，很順利達到目的。第四個步驟是要讓這些人離開；當時我認為是最困難的地方，結果沒想到天助我也，這些員工晚上到工廠內沒有水沒有電，於是就點蠟蠋當作照明，一點之後燒到棉被，冒出煙來。到隔天下午五六點左右，我們利用這個機會，馬上把冒煙的房間裡的員工帶到派出所，並且就下令說現在有人縱火，所有人必須在一個小時內搬離廠區；所有保全人員一個推一個，協助他們把東西搬離，沒想到事情順利在一個半小時結束，所有人都撤離廠區。我們利用了這四個步驟，把廠區順利收回。

廠區收回後，這些人全部移師到南京東路總部大樓前的走廊，天天在此喧鬧、唱歌、演講、跳舞。保全員駐守大門口，不准他們進入。大概經過半個月，他們甚至在外面搭篷子、噴油漆、寫字。最後台北市警察局看不過去，因為在民國78年還沒有人敢做這樣的事；某天下午便派了五百名警力，在地下二樓和我們公司協調，告訴我們：警方現在要把外面所有標語、帳篷、噴字全部要洗刷拆掉，把街道清乾淨，並請保全公司互相配合。在了解情況後，我們提出由保全員站在第一線。因為警察的角色非常敏感尷尬，無法站在勞方也無法站在資方；站在勞方的話，資方就無法再繼續經營；站在資方的話，又變成了資方的走狗。於是，保全公司提出規劃，以一張緊急規劃圖將外面現在所有人員所站的位置、標語、帳篷放的地方標示出來，並與警方達成協議：就是雙方在第二天同時間一起行動。職務分配時保全員第一線，排成一直線，防止這些抗爭人員穿過我們的防線到裡面去。警方則依照紙上劃分成一小塊一小塊的人群，用警力把他們包圍起來。但走動的領導幹部，那些拿著麥克風叫囂的，由警方一邊一人挾住，麥克風由保全公司剪線，讓底下群眾聽不到他們講什麼，就不會有騷動。其他例如交通大隊就管制交通，南京東路上的車子暫時改道，環保署人員就開始拆標語，洗牆，刑事組則暗中看是否有違法的群眾在裡面搧動，保全由我們來策動，本人親自指揮作鎮。第二天下午三點鐘同時出動，把這些抗爭的員工當場嚇壞，依照順序在兩個小時以內把全部工作做完。在這兩個小時中間，當然有一些外人罵我們，說我們是走狗。我們為了防止群眾再叫囂，就把這個人請進來，從南京東路快車道上把他抬到總部來。問他：你不是這間公司的職員？憑什麼來罵我們？互相有些爭執。

兩小時後，全部清理乾淨。抗爭人員也被警方包圍不能動彈。兩個小時後，警方開始全面撤除。撤除後抗爭的領導幹部就提出希望當天晚上仍然能住在人行道上；當時我毅然決毅拒絕。告訴他們晚上住在這裡會有不安全之虞；我們不願意再保護他們。因為門口外面屬於公權力的範圍，我們保護不了，同時我們開始放水管，在走廊上放了四支水管開始放水，不讓他們在走廊上再度造反。當時我心想，他們已經鬧了一個多月，其實其中有很多人已經不想再繼續下去了。但是這些工會幹部因為有幫他們爭取到一些加班費離職金等，所以他們沒辦法斷然拒絕說“我不幹了”。其實這些女性在報紙上電視上被報導出來，家人也寫信打電話來勸她們回去，不要再繼續鬧。但是她們沒有機會停止，我便給他們機會；跟他們說不能再住在這裡了，我只要聽到他們說解散，明天早上再到這邊集合，那我們就成功了。

結果不出所料，第二天早上只有幹部來到，其他人都沒有再來了。他們也許知道已經集合不起來，因為時間已經太長了。從士林總廠鬧到總公司，已經一個多月，他們就算再繼續只剩下幾個人也鬧不起來。於是他們找我商量，不想再繼續，但提出三個條件，希望我代為轉達給少東和高級幹部：一，抗爭這兩個月時間希望薪資能夠照發。二，對過去這些因為在公司上班而造成殘障的員工給予比較優厚的資遣費。三、年資二十年以上的員工也給予優厚一點的資遣費。這些幹部提出以上要求。

當時我說，抗爭這兩個月的薪資恐怕無法要求公司；因為當初公司資遣時有四百多人，三百多人已經按照公司原先的規劃資遣或分配到別的地方上班；就你們這些人來鬧，變成好像會哭的小孩就有糖吃，非常不公平。所以這點我當場告訴他們公司不會答應。第二點這些殘障員工的資遣費應該是沒有問題，從這一兩個月我們和少東的接觸看來，他們都是心地非常寬厚的人，應該沒有問題。第三點工作二十年以上的員工多發一點資遣費我想也沒有問題，畢竟這些人，花費了這麼多的青春歲月在這裡。

後來經過我本身與少東聯繫的結果，第五天召開協調會，按照我所說的，第一點不同意，第二點殘障員工多給了四或五個月，第三點服務二十年以上員工也多給了幾個月。如此達成協議，此次勞資糾紛終於宣告落幕。駐廠的四十名保全員也全部班師回朝，以上是某大企業的勞資糾紛經過。

我因為處理了紡織廠的勞資糾紛以後，在企業間名聲大燥。因為此次可說是國內最大的勞資糾紛。當時各企業發生勞資糾紛的事件越來越多。第四天以後，我在報上看到新埔有個化纖廠，也發生了勞資糾紛。有一天他們公司的高級幹部來找我，我問他怎麼知道來找我，他說是某某紡織廠介紹，當時我一聽新埔那地方是客家庄，那邊有兩仟多個員工，四個大廠，我便一口回絕。心想兵力可能無法支援到那麼遠的地方去，調動可能太遠，從台北到新竹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隔兩天後他們又再回來，因為又發生員工抗爭事件，還把高級幹部打傷了；所以來公司希望我們幫忙他們，他們說當天有監控錄影，請我先去看錄影帶。於是我就跟他們到新埔工廠去看監控帶。

我一看之下，園區至少有三千坪以上，是個國內知名的化纖公司。看完錄影帶我當場決定：接了！理由就是他們四個工廠的門口剛好是縱貫路，車子進進出出，當時高速公路並沒有很多人在走，所以縱貫路是車子必經之路。我從這裡研判，假使抗爭人員全部堵上縱貫路，警察一定要執行公權力，把道路開通。所以他們沒辦法在這裡做多大的抗爭。所以我就接了。第二天下午三點鐘他們到我們公司來簽約，簽約完畢我們派五十個保全員，下午六點鐘開始進駐到廠區，而這些高級幹部簽完約回去以後，感覺好像有保全公司來做了，於是對抗爭的工會幹部講話就很強硬；當場又造成他們包圍廠區。當我們調動人員準備要去的時候，聽說廠房已經被包圍了；可能沒辦法大隊人馬進去。我們就想到以化整為零的方式，每個人都穿便服，制服帶在身上，一部車坐四個人，和對方的高級幹部聯絡，從後門或偏門進入到廠區裡面，到晚上8點全部換穿制服，開始執行圍牆範圍裡面的保全工作。

8點鐘以後，他們在外面利用民進黨抗爭的宣傳車喇叭叫囂，我當場一看其實人員並不是很多；大約一百來人，外力也佔了一部分。他們的抗爭是聯合了桃竹苗的鐵路工會、公路工會…等，幾個團體來抗爭。他們的員工只有大概六、七十人，全部合起來大約百來人而已。當他們一看到由保全人員全部穿著制服站在最前排，堵住大門時；因為在之前處理糾紛事件有“交手過”，於是用高分貝的喇叭叫：大家注意，防止保全員，會打人…等等，講一些對我們不利的話；叫他們全體注意，打倒保全員等等…，我們站在第一線，開始和他們對恃，一直到天亮。

第三天下午，他們集合了更多工會人員；這天剛好是禮拜六，下午三點多鐘他們開始進攻，我們也得到了消息，於是我們站在第一線，後面是警方鎮暴部隊四十個人。整個開始衝場，有一位他們帶頭的，後來也變成工黨領袖的羅Ｘ文，身先士卒，跳上欄杆，往保全人員處衝；他個子很矮，衝到保全人員隊伍裡面去，現場一陣尖叫；在隊伍裡面發生拉扯，因為現場有一部分民意代表，趕緊把羅Ｘ文帶過去，外面人員一陣喧囂，裡面是保全員站第一線，警方鎮暴部隊四十個人在後面。然後外面開始丟石頭，當初我們沒有帶盾牌，所以趕快撤退，由鎮暴部隊往前推進，不讓他們由大門衝進來。

這些現場的民代就請羅Ｘ文出來喊，叫外面大家不要鬧；靜下來，有話大家來談。警方也請他協助，於是他在民意代表的保護下，因為個子很矮，就拿了一張椅子給他站著請他講。他一站到椅子上之後就故意暈倒，一暈倒之後外面群眾一看就開始喊叫他的名字，後來他站起來，外面問他誰打你，他就說：是保全員。一喊以後雙方又開始衝突，鎮暴部隊又開始防堵；一來一往三次以後，大家還是守在門口不讓他們進來。第二天，還是僵持不下，群眾、警方和
保全大家都還是在對恃著。第三天以後，一部分工會人員，因為要上班就開始離開了。後來抗爭人員就分批到四個廠區去，員工要來上班時就用髒話辱罵他們，不讓他們進去上班。但我們保全只能負責圍牆之內的事情，圍牆之外必須由警方處理。但他們只是罵，讓員工進不來，四個廠都是一樣。員工進不來的話，工廠就無法正常營運。一天不動廠區內的原料因為堵在水管裡，就必須要全部清掉重新啟動；四個廠一天下來就要損失五仟萬。

在這中間有段時間，鎮暴部隊想把員工帶進來上班；抗爭的群眾講話激怒了警察，警察衝出去要把想上班的員工帶進來上班；一不小心把其中某一個抗爭領袖的臉部砸傷，對方就有機可乘。故意讓血流得滿面，說警察打人，並讓記者拍照，於是分局長馬上過來跟我們保全公司協調，看怎麼處理這個事件，我把事實告訴他，是因為他們自己在門口堵住，不讓員工上班，警方的盾牌出去後打到，在混亂之中才發生這種事，警察也是不得已，後來向記者發佈新聞後，他們也告到當時的省議會去。

隔天晚上八點，化纖公司的少東也到現場去。廠長、高級幹部和保全公司代表－我本人出席召開會議，研究如何來處理這個事情。當時我提出一個議案：因為當地住的全部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勤檢、刻苦耐勞的，他們很重視家庭教育，所以他們在持家方面有一定的方法。尤其很多員工的子女都是在北部讀大學或高中，再加上平時客家人喜歡上會，而他們買的房子都是分期付款，我們可以從這一方面著手；也就是停工兩個星期，讓這些人領不到錢，沒有薪水沒有錢，按照他們的經濟情況，就沒辦法支應每個月的費用開銷。長期下去他們就沒辦法繼續鬧，必須要工作；否則就沒有經濟來源。等停工一星期以後，再由各個幹部去找底下的員工，請他們在某一天的下午集合，提出要上班的要求，不然他們經濟來源就會失去。集合後，大家再排隊進場。以這種方式來發動。另外，工廠方面拿一些文宣，「我們要工作」等標語，拿到外面張貼。

一個星期後，這個案子正式實施，當天集合了八百多人，要求要上班，集合後排成五列縱隊，唱著軍歌進去工廠，我們保全公司並在門口迎接，再加上警方的配合，員工便很順利的開始上班，此次勞資事件到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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